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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特尔·阿德南（Etel Adnan，1925-）
是一位主要运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创
作的黎巴嫩裔诗人、画家、政论批评

家和小说家，也是当代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代表
性作家。描写黎巴嫩内战中的宗教、政治、生活和
女性问题的小说《西特·玛丽·罗斯》（Sitt Marie
Rose ）是阿德南最为著名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她
政治批评、女性主义和文学实验相结合的创作特
点。这部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为作者带来了
世界声誉，而与此同时，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对
黎巴嫩战争、殖民教育、女性问题与弱势群体的
犀利描述，使小说在黎巴嫩基督徒中成为禁忌作
品，被称为“地下经典”。

用法语创作并出版于 1977 年的《西特·玛
丽·罗斯》曾获得法国-阿拉伯友谊大奖，同年被
翻译成阿拉伯语，次年被译为荷兰语，荷兰语版
本受到批评界和读者的关注，销量较大。1979年，
该作被译为意大利语，从而促进了阿德南其他作
品在意大利的翻译和出版。1982年，该作由乔治
那·克里格翻译成英语并出版，带来了持续性的
影响，使阿德南在美国文学和思想界享有美誉。
1988年，作品在德国出版并销量不菲，甚至被列
入一所高中的阅读书目。此外，根据小说改编的

戏剧还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上映，因此，被誉
为阿拉伯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

在《西特·玛丽·罗斯》中，作者运用了多
视角叙事的方式，每个叙述者的观察构成一
个小节。叙事视角包括参加战争并审判罗斯
的多名基督徒军人、加入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的罗斯、一名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女知识分子
和聋哑院的一群聋哑儿童。这些叙述视角实

际上分别代
表了三类人
物的视点：参
与战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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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普 通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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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 战
争 的 4 名 基
督 徒 军 人 ，
包括首领穆

尼尔、托尼、福德、皮埃尔，他们从小在黎巴嫩受
到法国特殊的殖民教育，信奉法国殖民者宣传的
基督教价值标准，狂热地投入“宗教战争”。罗斯
少年时代的恋人穆尼尔是西方殖民教育的牺牲
品，罗斯曾回忆少年时期的穆尼尔和其他黎巴嫩
基督徒少年所受的教育：

……穆尼尔的朋友们影响了他，他也同样取
笑阿拉伯电影和属于那个地区的其他事物，这是
因为耶稣会信徒教育他们信奉巴黎的价值取向。

……这些男孩儿为十字军感到兴奋，那些法

国神甫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游行，在游行中，所有
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生穿上白色的外套，外套从
前到后缝着一个方形的红十字，他们头戴系着头
绳的手织染布，这使他们看起来不像阿拉伯人，
而像十字军战士。他们手拿棕榈树枝穿过贝鲁特
的大街，唱着“我是一名基督徒，这是我的荣耀，
我的希望，我的支柱……”第二天，他们在学校为
打败无信仰者而自豪，他们梦想成为一名头戴盔
甲、脚穿长靴的基督徒，骑马穿过战场的废墟，就
像圣·乔治刺穿无数的龙一样，刺穿穆斯林步兵。

这样，生长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的男孩子，
自幼受到法国殖民者的宗教教育，他们自认为是
欧洲人，崇信欧洲的一切，信奉暴力和杀戮。正如
审判罗斯的穆尼尔所言：“什么是道德？我只承认
国家政体的权力，即使它仅仅建立在暴力的基础
上。是暴力加速了人们的进步。”

与穆尼尔处于同一战线的其他几名基督徒
军人，不像穆尼尔那样思考文化或政治，杀戮对
他们而言，更加直接和出自本性，他们嗜好和“沉
迷”于猎杀，作品中有一段对福德的描述：

福德对狩猎近似沉迷，与亲吻相比，他更喜
爱杀戮。他憎恨“做爱”这一表述，因为正如他所
言，你们没有做任何东西。与“姑娘-在床上-操”
相比，他更偏爱“吉普-高速-沙漠-鸟-子弹”。

在暴力文化的教育下，杀戮者统治一切，城
市、国家和普通民众不可避免地沦为牺牲品。

在作品的叙述视角中，有一位贯穿始终的女
性作家或编剧，她是穆尼尔从小认识的女性朋
友，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穆尼尔邀请她合拍一部
表现黎巴嫩女性的电影作品。这位女性知识分子
的视角，从一开始就是清醒和理智的，她像普通
黎巴嫩人一样，经历和体会了战争的痛苦，亲眼
目睹了死亡，见证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和摧残。
她独立于战争中的任何一方，是中立者、旁观者，
无论是对于穆尼尔和他的基督徒朋友们，还是对
于玛丽·西特·罗斯，她的叙述更加客观和具有普
遍性，隐含着“写作者”的视角。

全书的一开始是这位女性知识分子对穆尼
尔和几位基督徒朋友的描述。战争前，猎杀鸟是
他们最大的嗜好，战争满足了他们暴力和杀戮的
愿望，于是，满目杀戮和死亡的她，希望最好在黎

巴嫩的空中放飞100万只鸟，让这些狩猎者把杀
戮的对象从人变成鸟。她看到报纸上每天充塞着
死亡的消息，看到整座贝鲁特城遭受巨大磨难，
如同被蹂躏和侮辱而导致疯狂的姑娘：

然而，除了这座城市的居民和人们忘记喂养
或在弹雨中杀死的动物，谁是真正的迷失者……
这座城市就像一个遭受了巨大磨难的存在，太过
疯狂、索求过度，现在破碎了、绝望了，她就像那
些被 30或 40个军人蹂躏的姑娘们，被家人送进
疯人院，她们疯狂了……这城市就像那些被强暴
的姑娘……

“在这个强权的社会，软弱者被视为魔鬼的
造物，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遭受迫害的不仅是
贝鲁特城，更是无数作为弱者的普通民众，那些
无处遁逃的聋哑学校的聋哑儿童，便是这些无辜
牺牲者的典型代表，整部作品以对罗斯的行刑和
聋哑人不可避免的死亡结束，战争如同“黑色的
节日”，死亡如同这黑色节日中的“舞蹈”，似乎这
里在上演着一场“死亡的狂欢”：

无论你喜欢与否，行刑总是一种庆祝。它是
不同表象的舞蹈，在死亡中它们得以稳定。它是
沉默毫不宽恕地迅即飞翔，它在我们中间，在一
团漆黑中爆发。除了舞蹈，一个人在这黑色的节
日中还能做什么？那些聋哑人升起，被那些落下
的炸弹推动着，那震颤的地球到达他们的身体，
他们开始舞蹈。

作品的女主人公罗斯，是寄予了作者政治理
想的人物形象。西特·玛丽·罗斯是黎巴嫩一所聋
哑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出生和成长于黎巴嫩基
督教家庭，由于同情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的
悲惨境遇，加入反政府组织，因而受到当权者的
拘押、审判和处死。罗斯在受审判时，所宣讲的关
于黎巴嫩政治、宗教斗争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
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政治和哲学理想：“我不认为
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与这里的基督徒
有同一个祖先，他们是我们的兄弟”，“这场战争
是两种权力之间的争斗，是世界的两种权力和两
种概念之间的争斗。你们将它制造成宗教战争，
来粉饰自我，掩盖问题”。作者将自己的政治理想
寄托在罗斯这名黎巴嫩女性身上：幼年与穆尼尔
们一同受基督教学校教育的罗斯，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不是西方人，而是生长于黎巴嫩的黎巴嫩
人；她对弱势群体存有仁爱之心，同情流离失所
的巴勒斯坦难民——她“爱这些被硕鼠侵犯、像
老鼠般四散奔逃的千千万万个男人和女人”；她
爱那些无人关心的聋哑儿童，因为“在这个强权
的社会，软弱者被视为魔鬼的造物，没有他们的
容身之地”。

在罗斯看来，部落主义是阿拉伯地区内战的
历史根源，无论是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还是基
督徒，他们忘记了自己有共同的起源、历史和文
化——代表了这片土地所拥有的古老的苏美尔
文明的吉尔伽美什精神：“我代表了爱、新的道
路、未知和未尝试过的事物。一万年来，在这一世
界之隅，我们总是部落的、部落的、部落的，忘记
了吉尔伽美什，所有的纽带永远被打破了。”吉尔
伽美什精神代表了阿拉伯地区远古时代的多文
化传统，它超越了某种特定宗教、文化的概念，代
表了居住于阿拉伯地区的、拥有共同历史、传统、
智慧的民族整体，这一“泛阿拉伯”的文化统一
观，也常常清晰地表现在纪伯伦、雷哈尼等其他
阿拉伯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也是阿拉伯裔美国
作家所倡导的核心精神。例如，1999年出版的阿
拉伯裔美国文学选集《纪伯伦之后：新阿拉伯裔
美国写作选集》的编者，将吉尔伽美什精神看作
所有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核心标准和共同原则。

《西特·玛丽·罗斯》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立
场，还蕴含着很强的女性主义观念。作品中一直
以旁观者身份描述战争和罗斯命运的女作家，以
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了玛丽·西特·罗斯的恋爱
和生活，在全文的结尾，她以浓厚的女性主义立
场，评述了玛丽的命运和悲剧——她就像一只
鸟，无法冲破以男性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秩序，
她只能被猎杀：

看他们！这四个男人决心要围攻这只路过
的鸟……他们承认，她是一个有价值的猎物，真实
的战利品，他们的捕捉堪称范例。她是一个女人，
一个粗心的女人，叛逃进敌营，掺合进政治，而政
治通常是他们狩猎的场地。他们……不得不把这
女人带回秩序，在这东方，既是游牧多变的，又是
恒久不变的。即使对于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同
样会这样对待犯罪，程度不同，但方法相同。

《薛定谔之猫》中有很多中国元素，不过跟真实的中国无涉，它近乎
一种幻想——一个欧洲人仅通过文学对它产生的想象。虽然真实的中
国，我到北京、上海或南京转一转就会给我一个惊艳的印象。《薛定谔之
猫》时不时提到的中国——从第一页开始——是一个充满先贤智者和
神话传说的神奇古国，我对它的描述很多都经不起推敲，我得承认有些
故事的的确确是我杜撰的。

不过，这些传说故事里头，至少有一个是法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那
就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恶之花》的作者夏尔·波德莱尔在他的作
品中提到过的那个。在一首散文诗《钟表》中，诗人讲述了一则轶事，是
他从天主教的传教士古伯察神父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中读到的，那是
神父的亲身经历。诗是这样写的：“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时间。一
天，一位传教士在南京郊区散步，发现忘了戴表，就问身旁的小男孩什
么时间了。天朝之子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就改变了主意，答道：‘我这
就告诉您。’一会儿工夫，那男孩出来了，怀里抱着一只肥大的猫，像人
们说的那样，死盯着猫的眼白看了看，毫不犹豫地说：‘还没到正午呢。’
的确如此。”

当然，这个故事不一定确切，不过给人的感觉很美好。只要像个孩
子那样，看着猫的眼睛，就能从中看到映在它眸子里的时间，还有空间，
乃至整个宇宙的倒影，波德莱尔曾说他对此深信不疑，它也促成了《薛
定谔之猫》的诞生。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或许应
该先把它当做一首冗长的散文诗或哲学寓言故事去读。在法国，还有
我的作品有幸被翻译的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我通常都被当做

是自传体小说——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自撰”的作者。的确，我所有的书，从《永恒的孩子》
（它也是我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书）开始，都源自我的生活。但我的每一本书都在重写、重
现我生命的故事，让我的生活变成一种新的梦境，为我打开不同的视野，让我一而再、再而
三地去思考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奥秘、世界的奥秘、还有“真”之不可破解的奥秘。

可以把《薛定谔之猫》当作一本“量子小说”来读。我的意思是说：它的灵感来自量子物
理。书名本身就是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埃尔温·薛定谔的一个假想实验，为了让世人意识
到物理学自身的悖论。从表面上看，现代物理学这一非常晦涩难懂的分支得出了一个荒诞
的结论：一个事物同时是它自身及其反面，因此一只猫如果处在和基本粒子一样的状态，那
它就可以既生又死。这就要求把“实在”看作是无数平行宇宙的总和。

我很高兴一些真正的学者在我的小说中找到了对他们所思考、所研究的疑难问题近乎
忠实的反映。不过我不是科学家，我是作家。量子力学的方程式和实验对我而言，就像是
一个隐喻，表达了一个幽晦的梦境，那是我们每个人对现实和存在的迷思，人生在世是一次
在所有可能性中穿梭的不确定的旅行。一个隐喻？是的，正如所有隐喻，这个隐喻同样有
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在成为科学实验的客体之前，我所说的猫也是一只真实存在、和我
一起生活过、教会我很多宝贵知识的猫，没有它，我会一直处在无知的状态。这就是为什
么，我说读者可以把《薛定谔之猫》当作一个童话故事去读，这本书真正的主人公是一个像
夏尔·佩罗的“穿靴子的猫”或刘易斯·卡罗尔的“柴郡猫”一样神奇的小动物：这个小生灵带
你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你要任由自己迷失在不可理解的奥秘之中，为了辟出一条通往

“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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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西特西特··玛丽玛丽··罗斯罗斯》》英文版英文版

本报讯 近日，中国首届“非洲语言文学教学
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英
国、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刚果

（金）、加纳等国和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百名学
者，就非洲文学、非洲语言文化等宏观命题以及阿
契贝、斯瓦希里语等具体专题展开交流。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戏剧
系前系主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海外讲席教授
Femi Osofisan 肯定了会议对于中非文学文化交流
的意义，回顾了北京大学亚非系非洲文学学科建设
的历史，并对学科建设寄予殷切的希望。尼日利亚
学者 Chima Anyadike以“阿契贝和恩古吉的非洲
本土语言之争”为题，指出无论是阿契贝运用英
语写作还是恩古吉采用非洲本土语言写作，都是
试图使非洲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版图。李永彩以

“中国与非洲文学”为题介绍了中国非洲文学研究
的历史。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晓萌从多学科的视
角，运用文献学、历史学、社会语言学与政治学
等方法，深度分析了豪萨语从阿贾米语书写到拉
丁化书写的深度原因，分析了语言运用与知识以
及权力的关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程莹在
发言中，梳理了自己在尼日利亚做田野调查、采
访作家、调研演出实况的成果，借用流动性概念
解读了当代尼日利亚戏剧对日常城市生活体验的
挖掘。

此次国际会议的主旨也在于纪念尼日利亚作
家钦努阿·阿契贝。北京大学副教授蒋晖认为阿契
贝是“非洲的鲁迅”，阿契贝《神箭》的主题体现了日
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回心与反抗”的概念，而这也

是鲁迅作品的特点——以弱小民族为主力创作的
反抗的文学。华侨大学杜志卿分析了钦努阿·阿契
贝的绝笔作品《曾经有一个国家》，指出尼日利亚战
争既是以阿契贝为代表的当代尼日利亚知识分子
的巨痛，也是他们在思考其国家和民族命运时无法
回避的话题。高文惠从寻找自我属性、仪式的回归
与补偿、直面非洲现实三个方面论述了阿契贝的本
土表述。

讨论非洲文学专题时，国内非洲斯瓦希里语文
学作品翻译家蔡临祥基于自己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介绍了多位具有代表性的非洲本土作家。颜治强
在论文中讨论了英语在非洲的功能、作用和变异。
穆宏燕在《循环永生与直线毁灭——简论索因卡死
亡〈与国王的侍从〉中的时间观》一文中认为，剧中
的对抗大半是形而上的生命轮回，体现了循环时间
观和线性时间观的对立，但更体现了非洲的循环时
间观——拯救循环时间观，这种非洲智慧是现代人
走出现行时间观的一个精神途径。肯尼亚肯尼亚
塔大学菲利普·厄扬发表了题为《“杂交性”、象征主
义与文本概念阐释与非洲后殖民英语小说》的论
文，考察了相关文本中的象征、文本语境及其与“杂
交性”的关联。陈梦在《索因卡对非洲传统的反思
与超越》的发言中，认为索因卡的作品实现了西方
和约鲁巴传统的二重组合和双向超越。闵雪飞分
析了米亚·科托小说中文化身份的建构，2014年卡
蒙斯文学奖获得者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代表
作《不眠之地》被选为20世纪非洲大陆最重要的10
部小说之一，他的创作力求寻求莫桑比克及非洲大
陆的文化身份认同。李臻在发言中试图从库切的

《动物的生命》《耻》等文本中解读出库切生态书写
的独特性。吴舒琦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了索因卡笔
下的“狄奥尼索斯”——奥贡神的形象，在此基础上
深入分析索因卡的创作观和世界观。

讨论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斯语部首席播音员
陈莲英同与会者分享了几十年来做斯瓦希里语翻
译的相关经历。北京大学阎鼓润梳理了国内斯瓦
希里语文学研究的现状，认为国内斯语文学目前还
处于译介和评论阶段。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非洲语言文学研究型人
才培养模式研讨会”。与会者充分交流了对于国内
非洲语言文学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可持
续发展等问题的看法，认为目前国内各高校的非
洲语言文学领域的师资力量尚不能满足学生对非
洲语言文学进行系统学习和研究的要求，需要各
高校联合起来，共享现有资源，加强交流合作。

非洲文学，正在成为国际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
对象之一。非洲文学真正蜚声国际是在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至今的20余年间，有4位
非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1986年尼日利
亚的沃莱·索因卡、1988 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
兹、1991年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2003年南非的库
切。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非洲文学已经不能再被看
作边缘文学。20世纪中期以来，非洲文学的价值逐
渐为世界所认同，国外已建立起颇为丰富和完善的
教学机构和研究体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也已经
于2009年策划并启动了非洲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
步伐。

（魏 崴 雅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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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非洲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菲利普菲利普··福雷斯特福雷斯特

日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作品《与小泽征尔共度的
午后音乐时光》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书中，村上春树与音乐指
挥家小泽征尔展开有关音乐和人生的深入对话。

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村上春树在世界各地对小泽征
尔进行了一连串访谈，都收录到该书中。“这一连串访谈的初
衷，并不是要深入勾勒出小泽征尔先生的性格。它们不是新闻
报道，也不是传记。身为一介乐迷，我企图尽量直率地敞开心
扉，与小泽征尔这位音乐大师聊聊音乐，也试图诚实地刻画出
我们两人对音乐献身般的执著。”村上对撰写初衷如是说。

而作为受访者的小泽也特别感念这难得的音乐与文学相
遇的时光，“从前天天为音乐忙碌，从来没有时间好好回忆，此
时让人怀念不已的回忆接踵而至。”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不仅原汁原味记录了
两位大师关于音乐、关于文学、关于人生的理解和共鸣，也完成
了村上春树内心感受的精彩诠释。正如村上春树本人所言“本
书收录的并不是普通的访谈，也不是所谓的‘名人对谈’。我在
书中追求的，或者说在对谈的过程中体认到自己该追求的，是
一种自然的心灵之声……但我往往从中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其中有些让我肯定‘这的确是我自己的感受’，有些却让我惊觉

‘想不到自己心中竟有这种感受’。看来通过这些对话，我既发
掘了小泽先生的心灵世界，也在某种共鸣中一点一滴发掘了自
己的内心世界”。

■作家原声


